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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 19世纪末开始，印度茶叶倾销西藏是造成

川边茶销藏数量急剧萎缩的主要原因，此为国内

外学者惯常秉持的观点。陈一石《印茶侵销西藏

与清王朝的对策》是较早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文

章，不过该文主要关注点是面对印茶倾销危机，晚

清政府致力于边茶业改革的措施，文章对于印茶

在西藏的销售情况较少论及。①其后董志勇撰文

就印茶销藏对西藏产生的影响加以论述，认为辛

亥革命前后，印茶大量运入西藏销售，并逐渐占领

了西藏大部分茶叶消费市场，造成中国内地销往

西藏的茶叶数量逐渐减少，给西藏政治和经济带

来了严重后果。②

近年来，这种观点遭遇挑战。英国学者布兹

(Patrick Booze)认为，19世纪末至 1959年西藏民主改

革前的印茶销藏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英属印度在对

藏茶叶贸易上并未打破川滇茶叶在西藏的垄断地

位。布兹指出，这一时期开始的川茶销藏数量的减

少，主要是由于当时川康境内的连年内战，赵尔丰等

清政府官员对印茶威胁的夸大，以及川边茶管理不

善等原因造成的，而非印茶向西藏的倾销。③布兹的

这一观点之前也有学者提出过，但没有专门撰文进

行系统的论述。④布兹的观点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

们关于印茶销藏的“常识”。从他使用的资料方面

看，似乎并无新材料的运用，尤其对汉文史料引用较

少，且多为转引；⑤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值

得深入探讨。

从隆吐山战役后中英于 1890年签订不平等的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到1903年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

战争，这期间清朝中央政府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拒

绝执行条约中关于茶叶入藏的条款。英国以此为借

口，发动了 1903年至 1904年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

争，并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签订了不平等条

约。1904年《拉萨条约续约》签订后，英属印度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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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之间的贸易免税开始执行。从笔者接触到的资料

来看，川茶销藏从这时期开始大大减少，当时来自中

国报纸杂志的各种相关报道都对印茶垄断西藏茶叶

市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1890年之后签订的各种关于印藏通商的条约，

甚至荣赫鹏远征军进入拉萨，这些行动都带有为印

茶打开西藏市场的目的，条约中甚至还专门设有涉

及茶叶的条款。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事实上没有

出现印茶向西藏倾销的现象，甚至在西藏很难看到

印茶的踪迹。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尚缺乏印

茶在西藏销售的文献记载。无论是清末驻藏大臣有

泰、曾经到过拉萨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还是民国时

期入藏的黄慕松、吴忠信、刘曼卿、邢肃芝、沈宗濂

等，包括这一时期英国在西藏活动的重要人物查尔

斯·贝尔 (Charles Alfred Bell)、黎吉生 (Hugh Edward
Richardson)、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等人，他们

的笔记、回忆录、调查报告、著作等都很少提及印茶

在拉萨、日喀则等地的销售情况。甚至 1951年西藏

和平解放后，在各种回忆录和档案中依然很难发现

有关印茶在西藏情况的记载，从当时人们的记录中

也没有看到西藏缺茶的情况。

如果布兹教授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既然1904年《拉萨条约》签订后，尤其在辛亥革命后，

川边茶的数量减少了起码一半左右，而印茶又没有

向西藏倾销。在此情况下，各种文献也未见到有关

西藏茶荒的记载，那么如此热爱喝茶的藏民族采取

何种办法弥补了川边茶的空缺？藏人为何不接受印

茶？而这部分布兹教授并未深入探究，却又是问题

之关键所在。2020年底《中国经济史研究》刊发的冯

翔《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与数据之研究》一

文，依据详实的中英档案资料，对印茶是否向西藏倾

销提出了质疑，认为印度茶叶从来没有大规模进入

过西藏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布兹的观点，这是

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最新思考。⑥本文写作时，《印

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与数据之研究》并未发

表，本文所依据的文献和切入角度与其有所不同。

本文可对进一步反思印茶销藏问题起到补充印证的

作用。

二、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及印茶销藏的企图

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觊觎和渗透是一个逐渐深

入的过程。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便开始

了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1772年，不丹与印度土邦

廓启·比哈尔之间爆发战争，东印度公司趁机攻打不

丹，获得在不丹南部山坡地砍伐森林的特权；1826年
东印度公司通过第一次英缅战争而从缅甸手中夺取

阿萨姆地区；1835年向哲孟雄租借大吉岭，作为入藏

根据地及贸易中转站；1861年英国人打败了哲孟雄，

取得哲孟雄全境的铁路权，从此印藏交通之中路通

畅，英国人可以从大吉岭直达中国西藏边境。1865
年英属印度又打败了不丹，不丹割地求和，于是不丹

到西藏之间的道路也被打通了。到了19世纪中叶，

英国通过几次战争，一步步将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

斯坦和孟加拉)、缅甸、锡金和不丹纳入自己的势力

范围，并深入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地区。由此开始，

英国势力直接到达了中国西藏边境。⑦

在早期，中国西藏与相邻的喜马拉雅山南麓诸

国实行的是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进入西藏进行

贸易或因其他目的入藏的外国人并不限制。1791年
廓尔喀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乾隆皇帝派

福康安为大将军，于次年率兵入藏，并深入廓尔喀境

内，迅速击退了廓尔喀的入侵。战后，清廷为加强对

西藏的管理和防御外患，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二十九条》，其中规定“嗣后外番人员来藏，由边界营

官查明人数，廪报驻藏大臣，并由江孜、定日汉官验

放后，方可来拉萨”。⑧此项规定对外国人进入西藏

进行了限制，尤其使西方人很难再进入西藏。直至

1875年马嘉理事件后，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于

1876年 9月 13日签订《烟台条约》，才开始允许英国

人进入西藏。但是《烟台条约》遭到西藏僧俗各阶层

的一致反对，英国人进入西藏的计划实际并没有得

以执行。这种局面一直到1888年隆吐山战役后中英

之间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和《中英会

议藏印续约》(1893年)后才得到改变。

据文献记载，英国人最早进入西藏约在 18世纪

末。乔治·伯格尔(George Bogle)是第一个到达西藏

的英国人。1774年他受首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

斯(Warren Hastings)的派遣，到西藏寻求进行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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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以便棉纱等英国商品能够打入中国西藏和

西北地区的市场，并以此交换西藏的黄金、羊毛和药

材。⑨伯格尔在西藏日喀则班禅领地活动后(没有被

当时的噶厦允许进入拉萨)，没有达成实质性的贸易

协议。但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建议黑斯廷斯建立阿

萨姆与西藏间的贸易往来。⑩

1783年，黑斯廷斯以祝贺扎什伦布寺成功寻访

到班禅转世灵童为借口，再次派特纳(Samuel Turner)
入藏寻求与西藏的贸易机会。但清政府和西藏地方

政府拒绝了特纳到拉萨面见达赖喇嘛的请求，特纳

无功而返。特纳回去后，详细记录了有关中国西藏

与内地，以及与不丹、尼泊尔、孟加拉之间的贸易情

况，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茶叶。他说茶叶从中国内

地运到西藏后，一部分被藏商转卖到了不丹。另

外，特纳在后藏期间，还打探到俄国已经开始与西

藏有了联系。这些消息使得英国更加急于建立与

西藏的贸易联系。但是乾隆五十八年颁行的《钦定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限制了西方人从南亚入藏

的可能。

进入 19世纪后，随着英国势力在南亚的扩张，

英国人对打开西藏市场的兴趣不断增加。1831年，

英国皇家艺术、工业和商业学会院士胡德森(B. H.
Hodgson)在尼泊尔进行调查时，对西藏的资源和市场

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评估，他认为西藏有着丰富的

麝香、大黄、硼砂、羊毛、矿场等资源，但由于西藏在

粮食等方面不能自给自足，非常适合与英国进行贸

易活动。此时恰值东印度公司的权力收归英国女

王之时，英国商人都想在此权力转换之际分得一杯

羹，并在与西藏的贸易中攫取原材料和扩大工业产

品的销售市场。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一直垄断了英

国对外贸易。他们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是其对外贸易

中最重要的一项，并通过此项贸易获取了巨额利

润。因此，东印度公司根本无心自己种茶。但自从

19世纪初开始，随着垄断特权的逐步取消，东印度公

司在对华茶叶贸易中的利润急剧下降。于是，他们

开始寻求自己种植茶叶。1840年英国在阿萨姆的公

司(Assam Company)开始试种茶叶。19世纪 50年代

以后阿萨姆及其周边地区英国人经营的种植园大量

种植茶叶，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859年为4千英亩，

1874年为 10万英亩，1905年更增长为 53万英亩。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地锡兰(斯里兰卡)也开始大规模

种植茶树，1878年种植面积为 4,700英亩，1885年为

100,000英亩，1895年扩大至300,000英亩。于是，南

亚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在英国市场取代中国茶叶的地

位。随着英国在南亚地区茶叶产量的不断增加，英

国在印茶销藏方面的努力越来越狂热，他们对印茶

及英货销往西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1884年，依据1876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中

《入藏探路专条》所规定的允许英国人开辟印度与西

藏间交通的条款，孟加拉省财务部长马科雷(Colman
Patrick Louis Macaulay)率使团到锡金勘查入藏道路，

之后开始修筑从锡金到西藏的道路。马科雷在此

次考察中，访谈了一个干坝(今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
的西藏地方政府小官员。这个小官员认为印茶进入

西藏最大的障碍是寺院的僧侣，因为他们在茶叶贸

易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品尝了马科雷带来的印

茶后，小官员表示十分爱喝，并连喝了两杯。另外，

马科雷一行在日喀则扎什伦布逗留时，其随从向寺

院布施了带来的印茶，受到了僧人们的欢迎。马科

雷的报告除了想表明印茶在西藏能够打开市场外，

也反映出印茶当时在西藏并没有流行，因为品尝印

茶的官员和僧人，明显是第一次喝这种茶。不过这

两件事无疑加深了马科雷对印茶销藏的信心。马科

雷认为，在边界北面居住着人数众多的嗜茶人群，而

在边界南边有着大量的茶叶种植园。如果机会合

适，商业契机自然会到来。

英国旅行家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自1878
年到打箭炉考察后，坚信阻碍印藏贸易的地理因素

是可以克服的。他在打箭炉的集市发现大量的印度

卢比及英印货物，甚至发现英军军装的纽扣，还有藏

人并不清楚用途的酒瓶开瓶器。他认为，“此类货品

价格的便宜与种类的繁多，足以说明印藏贸易的便

利；同时卢比的大量出现，更足以证明印藏贸易的广

泛……尽管存在着实际上的印藏贸易，可英国政府

却与距离印度最近的拉萨尚未建立正式的贸易关

系。如果不尽快(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外交和

贸易关系，那么阿萨姆的茶叶在西藏市场就毫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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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进一步分析道，印茶销藏的阻力主要来自

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保守势

力，因为他们是内地茶叶销藏的既得利益集团。如

果通过外交和其他手段对这些阻力加以排除，印茶

销藏是大有希望的。

到了 19世纪中后期，南亚喜马拉雅和中亚地区

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英国和俄国卷入了对这

一地区的争夺，都想独占和控制这一区域。作为当

时世界最强国的英帝国已经占领了缅甸、孟加拉，并

意欲染指锡金和不丹，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那一时期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俄国走得很近，并

想借助俄国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教合一统治。这引

起了英国的焦虑和不安，英国人认为西藏是印度和

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阻止俄国人南下的屏障，

担心俄国染指西藏后对其在印度的统治构成威

胁。因此，如何以印茶销藏为突破口，迅速占领西

藏市场，并进一步实现对西藏的全面控制，成为英国

政府的当务之急。

1888年第一次英藏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与英

国于1893年12月在印度大吉岭签订了《中英会议藏

印续约》，其中第四款专门提及印茶贸易，“至印茶一

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

满，方可入藏销售”。也就是说印茶在条约签订的

五年后，即 1898年底后可以入藏销售。但五年期满

后，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理睬条约规定，依

旧对所有通过亚东和帕里的英印货物抽取10％的关

税，并对英印政府的谈判要求加以拒绝。1904年，随

英国远征军入藏的麦克唐纳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英国

入侵缘由时说，“1903年，印度政府决定派遣使节到

西藏，解决关于国际贸易，以及边界各种问题。因为

到了这时候，汉人同藏人，对于遵守1888年入藏远征

队所产生而订立于1890年的《藏印条约》，渐行松弛，

所以国际贸易和边界问题，又趋于严重了”。1903
年底荣赫鹏远征军侵入西藏并于1904年占领拉萨。

荣赫鹏远征军达到拉萨后，强迫清政府和西藏地方

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条约规定：江孜、

噶大克和亚东三地作为商埠，以便英印商人自由往

来。在税收方面，“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

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此协议使得英商在西

藏享有免税的特权，但是茶叶销售不在此列。这些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印商品销往西藏打开了方

便之门。不过，从现有的资料看，其后的印茶销藏并

没有达到英国人所期望的目的。

三、中国方面对于印茶倾销的焦虑

自 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印

茶的报道。至 20世纪 40年代，国内各种报纸、杂志

和学术刊物登载的有关印茶的文章中，弥漫着对印

茶倾销西藏的种种焦虑和不安。

早在1886年，根据《烟台条约》的规定，清政府不

得已允许英国人马科雷入藏。马科雷在大吉岭组织

了一支300余人的入藏考察队，论证向西藏倾销茶叶

的可行性是他此次进藏探查的主要目的之一。他在

面见英国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 (Randolph
Churchill)时说：“(如果能够开通印藏贸易)，大吉岭

就会成为对西藏和蒙古南部的贸易通道，茶及英

国货物将由此涌入西藏。”与此同时，清政府方面

对马科雷入藏表现出深深的忧虑，驻藏大臣色楞

额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痛陈印藏通商可能带来的

川茶危机：

藏中食茶一物仰给于川，销路既广，厘税颇饶。

近闻印度亦产有茶，一经与议通商，岂能禁其运藏出

售？运费省则价值廉，必使川省之茶无处行售。彼

得独专厚利，我乃坐失重资，是皆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乃后患之不可言者也。

第一次英藏战争之后，英国乘胜逼迫清政府就

印藏通商事宜展开谈判，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

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其中印茶销往西藏

是条约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谈判期间，负责清

朝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曾询问四川总督刘秉璋对此

的看法，刘秉璋的回复为：“川茶全靠藏销，岁税十余

万，藏饷专指此款。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川藏切

身之害”。由于印茶销藏会极大损害清政府的经济

和政治利益，因此谈判中几次要求不涉及藏茶。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钦差身份查办藏事的张

荫棠对印茶进入西藏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西藏向

销炉茶，运道艰阻。炉茶市价一钱三分，至西藏须购

至二两五六钱。现在印茶力谋进藏，印度报纸载(光
绪)三十二年由噶大克运至后藏茶值卢比三十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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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可望畅销。印茶无税，运费较轻，炉茶万难相

敌”。他认为，印茶如果入藏销售，凭借价格优势，

完全可以取代川边茶。同年，四川省官员对于印藏

通商后川边茶的前途也十分担忧，“藏地现已许其通

商，则印茶断难阻其运售，利权所在，损失堪虞”。

宣统元年(1909)，打箭炉厅同知王典章在对茶商的演

讲中，详细讲述了他从去过西藏的川省委员那里听

来的关于印茶在西藏倾销的情况：

他们(英印茶商)现在于西藏、印度交界的打头山

起，到大吉岭一带地方，有四、五站路，尽种茶树，有

一百多家制茶厂，每家都是雇三、四百人做工，有用

人工做的，有用机器做的。中国不论哪处的茶，他能

做得出来，还比中国加倍得好，又干净，又细嫩，又不

掺假。即如我们行销西藏的茶，以金玉为大宗，英国

现在仿造的金玉茶，就选得比我们细，榨得比我们

紧，安心要夺我们川茶的销路。他们运茶到藏里，路

道又近又平坦，加以他们经商的手段比我们高，心计

比我们狠。你们还不赶紧改良，还是作伪欺人，恐怕

以后你们茶就就后悔不及了。

尽管王典章转述他人之言的说法不无夸大的成

分，但是也道出了当时四川地方官员的危机意识，即

印茶可以仿制各种川边茶，又有交通上的便利，随时

可以取代川边茶在西藏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此类报道大大增加。这一时期川

边茶销藏数量急剧下降，更加引发了茶商和官员们

的恐慌，他们大多数人将川边茶滞销的原因归结为

印茶对川边茶的排挤，即“康茶之衰落，日甚一日，

其逐年衰落之最重大原因，为印度茶之侵入与倾

销”。1937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接见

了雅安、荥经、天全等地茶商。茶商代表在致辞中

谈及川茶衰落的原因，“略谓康省近年多事，至印

度、云南茶畅销西藏，同业尽皆亏蚀，相继倒号若

干”。1939年的一篇文章将印茶对川边茶的影响讲

得更为详细：

印茶之继起竞争，我以交通的不便，运茶入藏。

自雅安而至康定，由康入藏，全恃人力牲畜做交通的

工具，日行不过数十里，往返一次即需半年。英国自

一八九三年藏印续约，将亚东开为商埠以后，印度境

内的铁道，直达我国的边境江孜，英人利其交通之便

捷，挟印度的茶叶，自亚东入藏，廉价倾销，与我竞

争。藏人贪其价廉而物美，争相购买，边茶的贸易，

遂见滞销。

从清初开始，南路边茶每年向藏地销售 10万 8
千引，以每引 5包计，共 50余万包。民国时期，根

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官方说法，从打箭炉销

往藏地的茶叶每年 50万包，其中销到金沙江以西

西藏境内的茶叶为 20万包，占茶叶销藏总量的百

分之四十。藏地用来交换茶叶的物品主要是皮毛和

药材。抗战结束后，南路边茶的销量只有以前的

一半。

当时的国民政府、西康省、学者和报刊媒体将

其销售降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印茶倾销”。不

过，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当时的物价飞涨，使得茶

商经营成本大大增加。仅仅是 1948年在产茶地的

生茶收购价格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0倍，而且还在不

断上涨。

据民国时期档案材料，康藏公司是印茶威胁论

最起劲的鼓吹者，并将其与边疆危机、民族存亡联系

在一起。康藏公司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茶叶垄断企

业，其股东均为康藏大商人和官员。从1939至1942
年三年间，西康省官督商办的康藏茶业公司垄断了

边茶的销售。在这一时期，由于康藏公司压低茶价，

茶农积极性大大减低，茶叶产量急剧下降，销往藏地

的茶叶数量减少到了20余万包。康藏公司由于涉嫌

垄断经营，成立不久便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茶商发生

冲突。1942年恢复自由贸易后，销往藏地的茶叶增

加至30余万包。

当川边茶遭遇印茶销藏带来的危机时，滇茶却

趁势而兴。滇茶销藏自清代以来，迅速崛起，部分取

代了川边茶在西藏的地位。到了 20世纪 40年代，

滇茶进入康区市场，几乎占了康区茶叶销售额的一

半。20世纪初，由于滇缅铁路的通车，以及从加尔

各答到噶伦堡的铁路完工，特别是第二次英国侵略

西藏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销往西藏的

英印货物免税，所以滇茶很多开始从海路运入西

藏。根据民国政府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统计，从海

路入藏的滇茶，每年约在 3.5至 4万包之间。滇茶

到达噶伦堡后，商人为了降低成本，会在茶叶中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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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部分印茶。抗战时期，日本占领缅甸，国际交

通线路受阻，于是滇藏之间的陆路通道成为滇茶输

藏的主要路线。

四、向西藏倾销印茶企图的挫败

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前，印茶不得

随便入藏。1890-1892年中英谈判期间，双方就印茶

入藏问题展开多次较量，清政府一直坚持印茶不能

进藏销售的底线。直到 1893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

印续约》中，清政府才被迫同意印茶在亚东开关五年

后可入藏销售。但是五年限满后的 1899年，中英两

国并未就茶叶入藏达成一致，尽管英属印度不断提

出要求，清政府却一直没有退让。印茶始终不能进

入亚东关。也就是说，从1894年5月1日亚东海关开

关到1904年荣赫鹏率英军进入西藏这10年间，印茶

可以说根本无法公开、合法地进入西藏销售。如

1901年 4月 18日印茶商会曾致函孟加拉政府，陈述

该商会曾在大吉岭的茶园预备了几百磅的茶叶，委

托噶伦堡的藏商运到西藏，可是这些藏商因为惧怕

喇嘛和西藏官员对他们惩罚，不敢带印茶进藏。因

此印商希望英属印度政府能够尽快打开西藏茶叶市

场，使1893年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的第四款

能够兑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印茶向西藏销售的

窘况。1904年后尽管英印货物大量进入西藏，但是

印茶依然未能在官方层面获准在藏销售，只能小批

量的走私。据 1904-1924年间“英国外交部涉藏档

案”，英国方面很少关心茶叶贸易，却更加重视对西

藏羊毛的收购及向印度的运输。反观清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却对印茶销藏尤为在意。这也就能够解

释为什么在《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其后的各条约中

清政府坚持抵制印茶而英印政府做出让步的原因。

1908年 4月，中英双方代表张荫棠和韦礼敦在印度

加尔各答签署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该《章

程》对关税和印茶入藏销售问题也没有具体规定，双

方同意留待日后中英政府另行商议。同年9月，噶伦

堡巴格奇公司给江孜一家代理行运去四箱印度茶

叶，被亚东海关扣留，并退货给代理商运回噶伦堡。

第二年 7月又有 7驮送给江孜英国商务委员的印茶

被亚东海关截获，但是经过协商放行。这是第一次

正式通过官方途径进入西藏的印茶。1909年3月6

日，驻藏大臣联豫就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三处开埠设

关事宜向朝廷奏称：“印度茶叶现已无人查稽，多由

噶大克灌入藏境。”噶大克距离拉萨路途遥远，道路

难行，并不利于大宗茶叶的输入。

1894-1914年亚东设关的 20年时间里，对于英

印货物不收取关税，仅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检验稽查，

但唯有对印茶入藏却一直征收关税。英印商人不

能进入亚东以内的西藏境内从事商业贸易，英印货

物只能在噶伦堡进行交易后，由藏汉商人运入藏境

的帕里。所以，锡金噶伦堡和西藏帕里才是进入口

货物的交易地。

另外，西藏地方政府对印茶一直持坚决抵制的

态度，对印商和锡金商人运茶入藏严加禁止。1909
年3月20日英国驻锡金官员写给英印政府外务部的

一封信函中，陈述藏官垄断印藏间贸易，不准锡金商

人直接与藏民进行贸易，以及藏官压价收购英印货

物，然后高价在日喀则出售，赚取高额利润的种种做

法。这位英国官员抱怨，以上行为违反了《中英修订

藏印通商章程》中第二、九、十二款有关印藏自由贸

易的条文。在税收方面，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于

1908年10月28日向英印政府外务部报告称，西藏地

方政府在帕里设置关卡，对除羊毛和牦牛尾外所有

经过这里的货物都要抽取百分之十的税，这种税收

对于印茶进入西藏影响很大。对于印茶销藏影响

最大的还是藏商对羊毛、皮革和牦牛尾的贸易垄

断。这三项商品是西藏主要的出口货物，也是英国

最为需要的。英国政府一直想采取以物易物方式，

通过茶叶交换羊毛等物，不过这项计划一直不能实

施。主要原因是西藏羊毛贸易为康巴巨商邦达仓家

族所垄断，邦达仓可以随意定价，排挤竞争对手。兰

姆在谈及 1908年和 1914年中英关于西藏的贸易协

定所产生的效果时，也认为这两个贸易协定对于英

属印度与西藏的贸易影响微乎其微。

清廷、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之所以抵制印茶入

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英国借此染指西

藏。查尔斯·贝尔曾经提到，亚东的藏商如果把印茶

运入西藏销售，就会受到清朝驻藏官员和西藏地方

政府的惩罚。另外，清末民初时期，川边茶在西藏

市场的一部分份额已经被滇茶所替代。尽管滇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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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由海路通过印度、锡金进入西藏，但是西藏的

贵族和寺院依旧能够通过倒卖免税证获利。他们并

不愿意同英国人做生意，他们担心与英国人做生意

会打破他们对茶叶市场的垄断，这样削弱他们在西

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

1900年 8月，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进藏的俄国

布里雅特蒙古人崔比科夫在拉萨市场进行了仔细的

考察，他说这里尽管来自英国、印度，甚至德国、意大

利和日本的商品种类很多，但茶叶却来自中国内

地。1904年8月，荣赫鹏远征军翻译麦克唐纳在老

城区八廓街游览时，看到街边摊位有很多的外来商

品，如纱布、呢绒、绢绸、肥皂、蜡烛、炮弹、火柴、珊

瑚、印度靴子等。然而在他列举的物品里却没有茶

叶。如果拉萨市场有印茶的话，他不可能不提及。

查尔斯·贝尔从 1905年开始担任英国驻藏和锡金的

官员，此人深谙藏俗和印藏贸易历史，根据他的回

忆，“由印度运入西藏之货物，以棉织品为大宗。其

次为毛货、五金家具、珊瑚、宝石、烟草、干果、白糖、

冰糖及家庭用品，如火柴、针、肥皂”。可见作为西

藏通的贝尔也没有将茶叶列入销藏的英印商品中。

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

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朱少逸作为随员

在拉萨逗留半年，其间对拉萨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其

中包括商业经济方面的记述：

拉萨市面上之商品甚多，绸缎、地毯、瓷器、砖

茶、马具、哈达等来自内地；皮革、马、羊，来自蒙古；

珊瑚、琥珀、小金刚钻石来自欧洲；米、糖块、麝香、纸

烟来自锡金及不丹；布匹、蓝靛、铜器、珊瑚、洋糖、珍

珠、香料、药材及若干印度工艺品来自尼波尔；红

花、干果，来自拉达克；香料、干果、狐皮、土制金属

马具来自西康……拉萨有北平商店七家，各具资

本数十万元，经营绸缎及瓷器等物；尼波尔商店约

一百五十家，多属小资本，经营杂货业，此来尚有

来自各地之流动商人及当地之小贩，类于路边临

时设摊交易，数亦可观。至内地砖茶，则分川茶及滇

茶两种，川茶来自康定，滇茶经西康南路入藏，一部

则取道印度。

从朱少逸的记述来看，拉萨市场售卖的茶叶主

要是川茶和滇茶两种，并没有提到印度茶叶。

直至 1956年四川藏彝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时期，

甘孜仍然是转口贸易的枢纽，四川边茶由这里运往

西藏，从西藏过来英印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康

区。贩运英印货的商贩全为藏商，主要商品有卡

叽、呢子、纸烟、铝制锅碗、手表、水笔等，但文献中无

有关印茶的记录。

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民主改革前后的西

藏，川边茶(康砖)、云南沱茶和印茶在农牧区都有销

售。砖茶最贵，沱茶比砖茶便宜一半，印度团茶价格

最贱，多为穷人购买。拉萨附近的居民饮用川茶和

云南沱茶的比较多，较少见到关于印茶的记载。如

墨竹工卡甲马赤康谿卡的大差巴格桑扎西家每年消

费条茶7-8条，沱茶15块。

尽管印茶进入西藏的数量不多，但印茶销藏还

是存在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印茶在西藏的存在

有三个特点，一是印茶的销售区域主要是藏北羌塘

草原牧区；二是部分印茶改头换面，仿制为川滇茶出

售；三是随着甜茶的普及，用以制作甜茶的红茶主要

来自印度产茶区。首先我们看看印茶在藏北牧区的

销售情况。根据 1958年对那曲牧民的调查显示，印

度团茶进入时间为 1914年前后，当时已经在牧区流

行，因价格价格低廉而受到牧民们的欢迎，一块团茶

约0.1两藏银，而一块康砖的价格是3两藏银。但是

从口味上来说，牧民还是喜欢砖茶，于是贫苦牧民用

团茶掺砖茶一起喝。富裕人家每天消费的酥油茶

很多，他们做酥油茶用砖茶(特别是大砖茶)。此外，

他们也常喝甜茶，甜茶是用印度红茶做成的。中等

人家男人每天喝酥油茶，女人只能喝白茶(开水里加

一些鲜奶)；贫穷人家大多数都是喝白茶。砖茶和

沱茶都是自拉萨或昌都运来，印度团茶则是直接从

噶伦堡贩入。由于印茶比四川砖茶、云南沱茶便宜

许多，贫困牧民多选择印茶。

印茶仅是在拉萨噶厦政府控制薄弱的后藏和藏

北牧区销售，数量并不是很大，到达拉萨等中心区域

的数量更少。这也是为何我们在当时的中外各类游

记、报告、日记、方志、档案等文献中难觅印茶踪迹的

原因。

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随着印度、锡金等国上

层人士开始学英国人喝加奶的红茶，一些到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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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西藏贵族和商人也逐渐学会了喝红茶，并将

这种习惯带回拉萨。1936年，查普曼去西藏大商人

擦绒家拜访，擦绒夫人端上好的打击林(大吉岭)茶招

待他。贵族帕里·扎西旺久喜欢喝用印度红茶做的

甜茶，而不大喝酥油茶。但是，喝红茶在西藏是一

件新鲜事物，遭到以寺院僧侣为首保守势力的反

对。制作甜茶使用的茶叶为大吉岭红茶。由于甜

茶只流行于甜茶馆和部分贵族家庭，因此消费量很

小。当时拉萨的甜茶馆只限于小昭寺一带，而且喝

甜茶的人大都是贩夫走卒或者噶厦政府的低级官

员。川茶和滇茶除了供应西藏本地市场外，西藏与

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的茶叶贸易一直也十分兴

盛。西藏商人通过将川、滇茶叶销往印度、不丹、孟

加拉、锡金等国，以弥补他们与汉族茶商之间的贸易

逆差。

五、藏人口味的偏好限制了印茶在西藏的销售

藏人对川、滇茶的口味偏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印茶在西藏的销售。从不同时期中外各色人物游

历西藏后所留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藏人的确存在

茶叶口味的偏好。麦克唐纳在任江孜商务代办时，

有时用印茶宴请藏人，但他发现“藏人认为(印茶)索
然寡味，虽然喝它，但必以糖料”。这说明印茶不适

合制作藏族喜好的酥油茶。麦克唐纳的前任，1905
年首任江孜商务代表的查尔斯·贝尔对江孜集市的

观察也说明了这一点，“江孜商，每晨开市，余曾亲至

其地，考察多次。1915年8月，余偕内子与英国商务

代理人又复莅临其地。兹将目睹各事，简述于次：市

场上所陈列者，有中国运来之茶包，调茶之曹达(碱
土)，与西藏食盐，均来自西藏北方诸平原”。1867
年受英印政府派遣前往西藏绘制地图的间谍纳恩·

辛哈从锡金甘托克进入西藏之后，已经感觉到藏人

对中国茶叶的偏爱。他在记录中说，“西藏人宁愿要

中国的茶砖也不愿饮用价格相对便宜些，运输也不

太远的印度茶叶。在金矿中干活的藏人告诉他，他

们觉得印茶太‘热’。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人们总认

为只有非常贫困的人才适合饮用它”。

1904年后，英国通过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扫除

了印藏间的贸易和关税障碍，羊毛、硼砂和盐向印度

的出口已经大大增加，但是西藏茶叶市场依然被来

自川、滇的茶叶所垄断。1906年英国驻江孜商务代

表奥康纳上尉在写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认为，印茶

之所以无法与中国茶叶竞争而占领西藏市场，主要

原因是印茶不适合藏人的口味。但他乐观地认为，

印茶由于具有路途近、关税低、产量大等优势，只要

能生产出适合藏人口味的茶叶，那么印茶一定能够

取代中国茶叶。为了让藏人买印度茶叶，适应印度

茶的口味，甚至有英国官员建议在亚东一带的交通

要道开设茶店，向过往路人免费提供酥油茶，以达到

推广印茶的目的。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茶叶协会

还给班禅喇嘛赠送了印茶，但是他们并不确定班禅

喇嘛是否会饮用这些茶叶。查尔斯·贝尔对此也有

相同的认识：

在 1904年英兵侵入拉萨以前，华人不准印茶入

口；1904年后，印茶虽能输入，但西藏人自彼时以迄

今兹，仍不之好。西藏人感觉中国茶叶，更为滋补，

更卫生，更味美。因此，印茶颇遭贱视，土人认为只

可与西藏本地最劣茶叶相伯仲。目前，印茶诚不易

销于西藏，除非将其形状与气味，完全变成中国茶

叶，则庶几可以在市场中插入一足。

幼年生活在西藏，1930年作为民国政府特使的

刘曼卿在拉萨期间也敏锐地察觉到藏人对茶叶的口

味偏好，“惟藏人积习成性，非川茶不饮，故英茶销行

仍不甚条畅”。她也认为印茶并不适合藏人的口

味，藏人对川边茶的嗜好十分固执。

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川边茶的交易量在康定

减少很多，但是康定输入西藏的物品仍然以茶叶为

主。1943年《康导月刊》登载的一份康区调查报告这

样说：

自印藏铁路修达大吉岭以后，藏方输出入物

品，均集中于此途，除茶叶因印产未能尽合藏人嗜

好，尚有自炉城运入之必要外，其他各货，断与炉城

脱离关系。

口味的偏好甚至影响到了南亚环喜马拉雅地

区讲藏语人群对茶叶的选择。1900年日本僧人河

口慧海从尼泊尔进入西藏时，沿途喝的都是从中国

内地运去的砖茶。这说明当时印度茶叶并没有在

中国西藏阿里和南亚诸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流

行。旅行期间，他还遇到一个赶着八九十匹马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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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的僧侣商队，他们来自中国西藏阿里与印度克

什米尔交界处的一个寺庙。这个商队把克什米尔

出产的桃干、葡萄干、丝织品和毛织品运到拉萨，再

从拉萨买回茶叶、佛像、唐卡等物。这也说明当时

克什米尔一带用的是从内地运去的茶叶，而不是印

度茶。

藏人由于不习惯印茶口味，故其在西藏的销量

一直不高。一部分英印商人在大吉岭的茶厂开始仿

制四川砖茶和云南沱茶，以迎合藏人口味。1905年
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档案显示，大吉岭的一些茶叶种

植园搞不清楚中国砖茶制作工艺，无法模仿出中国

茶的味道，因此大吉岭仿制茶在西藏的销售并不通

畅。尤其是印茶包装为散茶，在西藏不受欢迎。英

国驻江孜商务委员奥康纳上尉甚至建议印度茶商派

人去四川学习制茶技艺。1906年印度茶叶协会派詹

姆斯·哈钦森前往四川边茶产地学习砖茶的制作方

法，哈钦森学成后专门写了一本《印度砖茶走向西

藏》的小册子介绍川边茶的制作工艺。自20世纪初

开始，仿造康砖和云南沱茶的印茶企图携价格优势

进入西藏市场。20世纪40年代初，康藏贸易公司总

经理格桑悦希在印度噶伦堡考察后发现，噶伦堡有

数家印度人、英国人经营的销藏茶叶商号。其中规

模较大的有两家，一是印度人西日让的商号，用仿造

的康砖和云南沱茶换取西藏的羊毛，年产砖茶 150
担，沱茶700担；二是英国人邦卡巴任的茶庄，仿造的

佛海沱茶每年产量可达 2000包。但印度仿制茶在

西藏市场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1913年亚东关暂行

代理税务司事宜的王曲策忍在一份报告中说，尝过

这种仿制内地砖茶的人觉得没有内地茶香，其在西

藏的销路不会太好。

六、小结

自清末以来，川边茶在西藏的销量不断下降，国

内由此产生了川茶销藏的危机，担心印茶会携交通

便利、价格便宜的优势挤占西藏茶叶市场。在川边

茶销藏不畅之际，英国殖民者采取了各种手段，甚至

不惜借助武力欲使印茶进入西藏，但印茶在西藏的

销售却一直未能形成规模，只是在西藏零星销售。

中国茶叶在西藏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从1890年至

1906年，英国通过武力，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立通

商口岸，与中国西藏进行贸易的特权。但由于清朝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中英双方始

终未于印茶销藏方面在条约中达成一致。英国方面

希冀借助印茶所具有的规模化生产、价格便宜、交通

便利等优势向西藏倾销茶叶的企图并未取得预期的

效果。

最初英国向西藏倾销茶叶的目的是用廉价的

印茶换取西藏的畜产品。英国对西藏贸易的真实

企图在于攫取西藏的羊毛、皮革和牦牛尾，以满足

国内对纺织品原料的需要，并由此为突破口对西藏

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渗透和控制。茶叶销藏失败

后，英国迅速找到茶叶的替代品，即 20世纪初至 50
年代在西藏和康区市场常见的棉织品、呢绒、肥皂、

针线、五金用品、白糖、烟草等英印商品。这也是英

国方面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对茶叶入藏做出让

步的原因。

川边茶销藏数量的锐减并未造成西藏缺茶情况

的出现，主要因为川边茶在西藏的空缺很快为滇茶

所填补。明末清初，滇藏道路开通，滇茶开始从陆

路由佛海等产茶地经阿墩子 (今云南德钦)销往西

藏。直到二战时期日本占领缅甸前，由云南和上海

到加尔各答的海上商路都比较畅通，因此中国内地

到西藏的货物相当一部舍弃陆路而改走海路，从而

大大节省了茶叶等货物的成本。销藏滇茶的制作工

艺与川边茶类似，完全可以补足西藏市场中川边茶

的缺额。

口味的偏好也导致了西藏人民对川滇茶的喜爱

和对印茶的排斥。川滇茶有其特有的渥堆等加工程

序，这正是形成川滇茶独特口味的关键所在。被英

国人看作是低劣的川茶，其原料很大一部分为老茶

和茶梗。但正是这样的茶叶适宜制作味道浓郁的酥

油茶，为藏族群众所喜爱。

印茶在西藏的销量很小，散茶、团茶，以及仿制

的川滇茶之主要消费对象是藏北地区的贫苦农牧

民。印度红茶在拉萨、日喀则等较大城市也有销售，

用于制作英式甜茶。由于僧侣阶层对外来甜茶的抵

制，因此印度红茶在西藏的销量也不多，仅限于小昭

寺附近的甜茶馆和部分西化的贵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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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一石：《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民族研究》

1983年第6期。

②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
年第 3期。

③Patrick Booze,"Fear of Indian Tea and the Failure of British
India to Break the Chinese Tea Monopoly in Tibet," in Alex McKay &
Anna Balikci-Denjongpa eds., Buddhist Himalaya: Studies i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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